
养老院：
哪里有适合我的一张床

市属福利院：排队遥遥无期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可
谓是北京乃至全国的“标本”养
老院，地点也是城市内闹中取静
的一块好地方。

这里自理、半自理和不能自
理的老人分住在不同区域，一所
足够应对老人突发病症和日常
保健的医院就在福利院内，老人
们的唱歌、下棋、模特队等各种
兴趣小组可以把生活安排得丰
富多彩。

温睿老人是北京市退休老
干部，今天已经 78 岁了，但是看
起来依然精神矍铄，每天看书写
字。

早在 2005 年， 他就意识到
机构养老的专业化和必要性。
“在家庭养老周边条件并不具
备，养老得有一套设施，而不是
光有一个房子就可以了。 ”温睿
老人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他所住的小区距离医院很
远，小区内没有医务条件，同时
家政方面一系列条件都尚不完
备。 和许多空巢老人面临的问题
一样， 儿女或近或远都忙于工
作，并不能时常回家照顾老人。

彼时，“进养老院”总是听起
来让人不太舒服的字眼儿，儿女

知道后都不同意他的决定。 于
是，温睿老人在未和儿女商量的
情况下就作了自己和老伴儿的
主———偷偷办手续、住养老院。

经过温睿老人的考察，他确
定的目标是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当时福利院已经住满了，即便是
温睿夫妇这样， 生活均能自理、
家庭条件完全符合入住标准的
老人，也要排队。 经过他自己一
次次跑养老院催促， 几个月之
后， 温睿和老伴儿终于有了床
位。

时至今天，温睿和老伴儿已
经住了 7 个年头，生活安逸而丰
富。“养老是件专业化、规范化的
事情， 而且配套设施要跟上，我
觉得我的思想意识还是很超前
的。 ”温老人觉得自己的决定很
正确。

北京市第一、第四、第五社
会福利院及汇晨养老院，收费每
月每人一千至三千不等。 但是与
当年温睿老人自己跑三个月便
等到位置不同，现在仅“一福”已
经登记在册、正在排队等待安置
的老人 9000 多， 预计排队十年
不止，其他三家均要排队。

街道养老院：条件参差不齐

75 岁的韩秀兰（化名）老人

早年儿子、女儿相继去世，直到
前几年老伴儿的离开，让她决定
自己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这地儿就是出了事儿有人
管你，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也不要
求吃穿，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 ”
在比较了几个地方之后，她决定
入住金融街丰颐园敬老院。

这是一家街道级的敬老
院，收费相比市属养老院略低，
韩秀兰每月 2000 元吃住完全
够用。“一福我能不能坚持到排
到我入住不说，收费稍微高点，
还有的养老院押金就要十几
万 ， 选择自己承担得起的就
好。 ”她说。

7 月 21 日开始，丰颐园敬老
院要翻修原本就很老化的四合
院，另建一所可容纳更多人的养
老院，为此，从年初时候院长何
德军和几个护工就开始动员老
人们要回家住上几天，结果走的
人寥寥无几。“谁都不肯走，有的
老人说自己‘走着进来，躺着出
去’，有人回去不到一周，就回来
了，儿子、女儿都来找我，说还是
让老人回敬老院吧。 ”院长何德
军很犯难。

为此，金融街街道为敬老院
补贴资金，将老人们全部安置在
了附近的一家宾馆内，“全北京
市估计也就仅此一家会这么做

了，这也是公办养老院的性质决
定的， 我们不能把老人扔下不
管。 ”何德军如是说。

仅仅与金融街丰颐园养老
院几条街之隔的另一所养老院
内，却是另一番场景，床位拥挤、
卫生条件一般，“他们吃的也不
如我们好，有个老姐们儿在那里
我去看过她， 我不喜欢那个环
境。 ”韩秀兰说。

床位少、空间小、房屋老化、
位置多于胡同或老社区、护理短
缺等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更
不用说像“一福”那样有宽敞的
活动室、绿化地了。

“养老院付出的多、回报少，
说实话，这是良心活。 ”何德军对
公益时报记者说。 正因如此，小
型敬老院条件参差不齐是可以
预见的。

但像金融街街道敬老院这
样地理位置优越、环境干净的小
型敬老院，也同样是“一床难求”
的。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接到 5、6
个咨询电话，“新盖的预计能容
纳 108 个床位，是街道级中最大
的了。 但是预约的太多了，床位
真的紧张。 现在新养老院如果开
门，只要跟我们街道居委会开个
会，估计就住满了。 ”面对床位紧
张，何德军表示出无奈。

（下转 13 版）

《北京市“十二五 ”时期老
龄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不
断完善 “9064”养老服务模式 。
何为 “9064”？ 即到 2020 年 ，
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
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
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
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
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
庭，6 月 26 日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修订
草案 )》甚至明确提出 “鼓励家
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
就近居住”的条款。 然而，还有
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
构。

2000 年， 北京市 60 岁以
上的老年人口约为 117 万 ；到
了 2011 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
248 万。

截至 2011 年年底，北京市
401 所养老机构中的床位总数
仅仅约有 6.9 万张。 这样算来，
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 每百
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
为 2.8 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
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
2.8%。

以北京市为例， 床位紧张
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
中心的 “城六区”———东城区、
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 、丰台
区、石景山区，而具有品牌优势
的北京市市属养老院共有四
家———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
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 汇晨老
年公寓。 城区内养老机构床位
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
在远郊区县， 养老院床位却相
对比较宽松， 甚至床位多半闲
置。

然而北京市仅仅是老龄化
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一边
是养老院内床位“一床难求”的
现象，一边是床位空闲、少人问
津， 一边是收费几百至几千元
不等，一边则是 “天价养老院 ”
的高额押金和消费在挑战着公
众对于养老院的承受能力。 而
在河南省， 也有人散尽家财让
全免费公益养老院不再是 “乌
托邦”式的构想。

■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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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 �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楼道整
洁、宽敞明亮，但是很多在排队
的老人依然在企盼入住的一天

� � � � � � 生活在北京太申祥和国际敬老院的老人们，在看幼儿园小朋友们为他们带来的表演 （张宇/摄）


